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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大兴安岭御围场与皇帝北巡 *
——基于一张蒙古国所藏满文围场舆图的考察

庄 声

摘 要：兴安岭有内外之称，黑龙江以北的山属于外兴安岭，以南的山属于内兴安岭，嫩江以西为大兴安

岭。索岳尔济山是大兴安岭正脉，树木丛生，禽兽繁多，康熙皇帝称赞其形势崇隆，允称名胜。黑龙江将军奉

命将大兴安岭索岳尔济山圈定为御围场，成为清帝与诸部建立密切关系与联络情感的活动场所。乾隆朝的一

场兴安岭大火使索岳尔济御围场被裁撤。该御围场自设立至裁撤时至近百年，康熙帝曾两次巡幸围场，乾隆

帝虽有计划但未曾巡幸。蒙古国藏有相关索岳尔济围场舆图，图中标注在兴安岭内所设的卡伦与小围场，该

舆图为裁撤围场和划清诸部游牧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兴安岭作为御围场，野生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裁撤

以后诸部属人的活动范围不再受到限制。清代的御围场既是行围习武的场所，也是笼络人心的政治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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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中叶以降，喀尔喀部内讧不断加剧，噶尔丹趁机攻击喀尔喀部①。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

尔丹率军向东挺进至克鲁伦河车臣汗部境地，车臣汗部南逃归降清朝②。噶尔丹遂翻越肯特山，在克鲁

伦河上游置大本营③。康熙帝为阻止噶尔丹，命黑龙江将军驻扎索岳尔济山④。将军派兵翻越兴安岭，在

索岳尔济山勒贝尔根（lebergen）河一带巡逻防御⑤。此时的索岳尔济山作为军事交通要道，部署兵力的

意义巨大。康熙三十五年（1696）以降，康熙帝亲征击退噶尔丹，后来噶尔丹身死征战途中，喀尔喀部遂

退回原游牧地，北部屏障向北推移与俄罗斯接壤。索岳尔济山逐渐失去部署兵力的意义，曾经的军事要

塞转变为生态自然保护区⑥。

蒙古国民族中央档案馆藏有一张题为“Манжийн хааны авын газар соёлз уулыг Монголчуудад 
хувааж егсөн зураг （1736-1795）”的舆图。原图无标题，尺寸为宽 52厘米、高 50厘米，所有地名俱以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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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日］宫脇淳子著，晓克译：《最后的游牧帝国：准噶尔部的兴亡》，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36
页；岡田英弘：『康煕帝の手紙』、藤原書店、2013年、第90頁。

②    黑龙：《准噶尔蒙古与清朝关系史研究（1672—169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6—118页。

③    岡田英弘：『康煕帝の手紙』、第105頁。

④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72，康熙三十五年四月己亥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第10a—10b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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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2023年第12期，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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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大兴安岭御围场与皇帝北巡

文标注，笔者将其部分译成汉文（见图 1，以下简称示意图）①。那顺达来将其命名为“乾隆年间将索岳尔

济山狩猎地分与四盟示意图”，关于该图的形成，他援引实录乾隆五十五年内容，指出实录中所划分的区

域正好与地图内容相符②。通过解析相关文献可知，索岳尔济围场实为在木兰围场北部、大兴安岭设立

的御围场。康熙四十年和四十六年，康熙帝曾两次渡过西拉木伦河，北上至兴安岭索岳尔济山狩猎。但

是学界对此鲜有关注，有学者甚至将索岳尔济围场归为黑龙江围场③。虽然黑龙曾探讨索岳尔济山为皇

室围场，但其所指围场设置时间仍有待商榷④。本文将重点利用满文史料，解析示意图中卡伦与围场名

称的变迁情况，进而探讨该图是否与裁撤围场相关，以及地方官员如何管理御围场日常运营等问题。

①    该示意图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吕师副教授协助绘制，在此谨表谢意。图中满文地名，参考汉文文献音

译，其他山川与鄂博名称俱略。

②    Манжийн хааны авын газар соёлз уулыг Монголчуудад хувааж егсөн зураг （1736-1795），Үндэсний төв 
архив；那顺达来：《蒙古地区区位方向及其对清代文献记载的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55页。

③    刁书仁：《清代东北围场论略》，《满族研究》1991年第 4期，第 37页；赵珍：《清代塞外围场格局与动物资源盛衰》，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1期，第15、18页。

④    黑龙：《索岳尔济山人文地理考》，《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99页。

各部卡伦：1. 哈勒浑昂阿；2. 乌雨勒和齐；3. 忒尔根；4. 卓罗呼济尔；5. 哈玛尔源；6. 哈玛尔昂阿；7. 昂阿齐老；8. 巴哈哈拉；

9. 伊克哲库尔忒；10. 厄隆舍里；11. 索伦□；12. 特白忒；13. 霍图泰源；14. 阔约泰孛尔其尔；15. 阿尔达尔归勒尔孛尔其尔；16. 托霍么

昂阿；17. 舒尔盖昂阿；18. 阿尔达尔源；19. 胡苏图达巴汉；20. 塔尔巴噶泰哈达；21. 巴鲁木吉鲁木；22. 库库班金扎喀吉鲁木昂

阿；23. 阿尔扎图昂阿；24. 阿西琅山；25. 都尔彻噶彻；26. 博罗呼济尔；27. 昆堆哈达和硕；28. 阔尔班淖尔；29. 沃波图噶察；30. 塞音阔博

尔；31. 索岳尔济布拉克；32. 索岳尔济西拉谷；33. 郭尔班赛罕；34. 哈布齐勒；35. 哈拉郭罗；36. 喀尔喀；37. 霍孙洮海；38. 乌尔古克太峰

沟；39. 霍济尔图；40. 喀尔喀河。

各部围场：①巴彦格尔；②布图格林；③郭图；④努克图；⑤扎木巴哈图；⑥蒙克木；⑦诺莫太；⑧硕霍亦吉拉喀；⑨弼朗霍；⑩齐吉纳；

⑪ 归勒库；⑫莫勒托衣。

说明：数字和圆圈数字分别代表卡伦与围场所在位置；用□表示无法完整解读的地名。

图1 索岳尔济围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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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奉命圈定御围与围场地图

黑龙江的山脉属兴安岭山系，江以北为外兴安岭，以南为内兴安岭。嫩江以西为大兴安岭，以东为

小兴安岭①。内兴安岭源自俄罗斯尼布楚岭，来到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交汇处，潜行入境，西南为呼恰乌

尔山、巴彦哈喇山，又西南即索岳尔济山，此皆内兴安岭西南之干支也②。索岳尔济山，为内兴安岭正脉，

树木丛深，禽兽繁多，高三百余丈③。索岳尔济，也作索约尔济，或索约勒济，满文作 soyoljio。距京城二

千余里④，距齐齐哈尔城七百余里，远离科尔沁各游牧地⑤。索岳尔济山围绕黑龙江索伦、科尔沁、乌珠穆

沁、喀尔喀等部。康熙帝曾赞誉其形势崇隆，允称名胜⑥。

康熙十五年（1676），俄国使臣斯帕法里从莫斯科出发经额尔古纳河，来到卜魁（齐齐哈尔）由此前往

北京⑦。一行人从卜魁出发取道喜峰口到达北京，他们记录了沿途的柳丛沙丘草原、湖泊河流及丰富的

野生资源⑧。

索伦人和达呼儿人世居兴安岭，康熙初年将分布在雅尔河、济沁河、诺敏河等嫩江支流的索伦人、达

呼儿人编为五个阿巴（围场）⑨，即雅尔围场、图克敦围场、济沁围场、托新围场、阿拉尔围场，均是贡交貂

皮的围场⑩。兴安岭资源丰富，索伦人的生活来源主要也依赖打牲，他们承担每年向朝廷贡交貂皮。据

统计，康熙年间捕获贡交貂皮情况为：三十二年（1693），贡交貂皮 9000余张；三十四年，上交貂皮共 1881
户，计 13126人口􀃊􀁉􀁓。三十七年，捕获 6883张；三十九年，上交 7000余张；四十年至四十一年秋春两季，捕

获 11400余张；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秋春两季，捕获 169011余张􀃊􀁉􀁔。五十五年，捕获 11978余张􀃊􀁉􀁕。源自

兴安岭的嫩江支流根河、纳默尔河、雅勒河、济秦河、绰尔河等河内禁止采集东珠。而洮儿河与支流桂勒

尔河是专供陵寝贡鱼的河流􀃊􀁉􀁖。洮儿河上游多和伦台河、努克图河也均源自索岳尔济山，此地遍布葡萄

等果树，黑龙江将军晓谕严禁砍伐􀃊􀁉􀁗。康熙帝特许扎萨克图郡王在凉爽季节可进入洮儿河流域狩猎􀃊􀁉􀁘。

这一切都说明兴安岭的生态环境生机盎然，漫山遍野布满了野生资源。

康熙三十六年六月，康熙帝得到噶尔丹死去的消息后，历经 129天的行军返回北京􀃊􀁉􀁙。康熙帝的亲

征击溃了准噶尔部的东侵，不仅使喀尔喀部顺利归顺，索岳尔济山不再是北部屏障。翌年正月初，黑龙

①    谭其骧主编，张锡彤等著：《〈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359页。

②    《黑龙江舆图说》呼伦贝尔，金毓黼主编：《辽海丛书》第2册，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第41—43页。

③    《呼伦贝尔志书稿》，《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第10册，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第298、321页。

④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60，乾隆二十三年四月乙丑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第17页。

⑤    《宫中档满文朱批奏折》，乾隆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2—002—000308—0045。

⑥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50，康熙四十年八月乙丑条，第9a页。

⑦    吉田金一：『ロシアの東方進出とネルチンスク条約』、近代中国研究センター、1984年、第147頁。

⑧    ［英］ 约·弗·巴德利著，吴持哲、吴有刚译：《俄国·蒙古·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433—1437页。

⑨    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10页。

⑩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6—14），康熙三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日，第320页。

􀃊􀁉􀁓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4—9），康熙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第 24—27 页；（5—4），康熙三十四年五月十四日，

第159—160页。

􀃊􀁉􀁔    《黑龙江将军衙门达斡尔族满文档案选编·康熙雍正朝》第 3 册，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9 年，第 110—112、

221、519—520页；第4册，第486—487页。

􀃊􀁉􀁕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12—13），康熙五十五年闰三月至七月，第91—137页。

􀃊􀁉􀁖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7—16），康熙三十八年五月初五日，第 101—199 页；（22—19），康熙五十六年四月二十

二日，第24—26页。

􀃊􀁉􀁗    《黑龙江将军衙门达斡尔族满文档案选编·康熙雍正朝》第4册，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九日，第125—126页。

􀃊􀁉􀁘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16—25），康熙四十九年五月初三日，第32—33页。

􀃊􀁉􀁙    岡田英弘：『康煕帝の手紙』、第278—2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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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将军萨布素奉旨：

听闻喀尔喀河方面有驼鹿、野猪、熊、鹿等野兽。新年天气转暖后，尔若抗寒可前去调查，若不

可着派遣贤能者前去调查。调查是否野兽丰足，土地良好，围绕喀尔喀河设立围场。丈量所住地到

喀尔喀河的距离，亦调查水草情况。该处禁止熟知野兽所在地者前往，准调查后具奏。①

康熙帝知晓喀尔喀河流域有丰富的野生资源，命令萨布素根据野兽栖息区域和水草情况规划围场。

所提及的喀尔喀河，恰好在兴安岭内，索岳尔济山北部。它离齐齐哈尔城西 800里，源出磨克托里山，流

向西北汇流数条河流入贝尔湖②。喀尔喀河的数条南岸支流，均发源于索岳尔济山。示意图中，索岳尔

济山北右侧为黑龙江将军辖区游牧地，左侧则为喀尔喀部游牧地（见图 1）。萨布素奉命派遣协领库勒

特进山调查，吩咐其顺便在山内设立站道。将军表示此前曾多次去过兴安岭，这里也是索伦人的行猎

场，但未曾设立过围场③。不久进山的协领返回报告，喀尔喀河与索岳尔济山之间水草丰茂，遍布野兽踪

迹，勘察之际也偶遇十余头驼鹿，在林中设立了 10处围场，并将围场及宿站绘制成详细地图呈报将军。

协领所设的 10处围场主要分布在喀尔喀河、哈勒浑穆克河与穆克图尔河流域一带。这年天气转暖后协

领开始进山巡围，在索岳尔济山阴处又增加了 2处围场。协领一行进山之际，山阴面泽谷多泥泞，但是

山阳面未降雨，十分干燥，所以噶海河、多灰罗太河流域 8处围场，鹿、狍等野生动物非常稀少④。噶海河

和多灰罗太河均是洮儿河支流⑤。由此可见，御围场主要围绕索岳尔济山的阴阳面规划，围场的设立时

间并非学界所认为的康熙四十年，而是康熙三十七年⑥。

索岳尔济山不仅资源丰富，周遭也与诸部游牧地相连。萨布素根据野生资源的分布，详细划分各部

游牧地。其被围场所割据的区域分别是：索伦总管从索岳尔济山、莫硕拜河、骆驼山、多和伦台河、勒木

贝尔很河以及哈勒浑穆克至穆克图尔；喀尔喀车臣汗部从索岳尔济山、喀尔喀河、哈勒浑穆克、穆克图尔

至朱敦；科尔沁多罗扎萨克图郡王从索岳尔济山、尼玛图、特佛忒、雅尔胡台、忒门、即白各兔、阿尔达拉、

桂勒尔至海拉苏太；扎赉特贝子从索岳尔济山、喀尔喀河、勒木贝尔很河、毕楚克河、骆驼山、约罗山、色

勒河、噶海河至托新河等地。诸部游牧地被划为御围场禁地以后，要求今后严加管束属人，不可随意进

入⑦。至此，萨布素奉命在兴安岭内设立的 12处围场，从索岳尔济山向北至喀尔喀河南岸，东南至洮儿

河两岸与绰儿河西南岸，南至桂勒尔河流域，按照地形和野生动物栖息区域，将围场分为鹿围场和驼鹿

（堪大罕）围场。索岳尔济围场所占面积与木兰围场相当，周围一千三百里⑧。随着索岳尔济山御围场的

圈定，诸部游牧地不仅大大缩小，各札萨克狩猎和活动范围也大受限制⑨。

蒙古国所藏舆图，正是萨布素奉命规划的围场区域图。舆图以索岳尔济山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绘制

四盟山川。所谓四盟即黑龙江、科尔沁、乌珠穆沁、喀尔喀部。舆图基本涵盖了上述主要的山川，覆盖了

诸部各游牧地。图中用红色虚线连接数个鄂博，划清了四盟各自的游牧地，在交界处和各游牧地内均用

①③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7—2），康熙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第47—48，47—48页。

②    和珅等敕撰：《钦定大清一统志》卷 48《黑龙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74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第8页。

④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7—2），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初六日，第 50—51 页；（7—4），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和五月，

第 25—27；（7—2），康熙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159—160页。

⑤ 多灰罗太河，又作多和伦台，满文doholtai，康熙朝《皇舆全览图》作doholontai。
⑥ 黑龙：《索岳尔济山人文地理考》，《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99页。

⑦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9—11），康熙四十年正月二十二日，第19—20页；（9—13），康熙四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无

页码；（9—12），康熙四十年二月，第8—13页；（7—4），康熙三十七年正月至二月，第1—35页。

⑧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 573《兵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第 28 页。另据《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79—8，乾隆二十八年八月，第 146 页）所记：“圣祖狩猎之旧围场周围一千余里。”索岳尔济围场，在满文档案中称为

soyolji aba，也称muran aba。但该muran aba与西拉木伦河以南的木兰围场并非指同一围场。

⑨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13—21），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初三日，第2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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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签标注了各部的名称。图北有喀尔喀河自东向西流过，河段中间为黑龙江与喀尔喀部的交界线，南端

延伸至索岳尔济山，在这条交界线上标有四个鄂博。自索岳尔济山向西，是喀尔喀部与乌珠穆沁部的交

界线，线上标有六个鄂博。自索岳尔济山向南，是科尔沁部和乌珠穆沁部的交界线，线上同样标有六个

鄂博。黑龙江与科尔沁以洮儿河和哈海河为界，交界线上不见设立鄂博。此外在喀尔喀界内有 2处围

场，在黑龙江和科尔沁界内各有 5处围场，大围场内共有 12处小围场。与当初萨布素设立的围场数一

致。为了保护御围场内的野生资源，诸部在围场外围共设置卡伦 40座，分别是：喀尔喀 6座、乌珠穆沁 8
座、科尔沁 19座、黑龙江 7座。乌珠穆沁游牧地内虽然未设立围场，但其设立的卡伦具有巡逻围场外围

的作用（见图 1）。因该图并未标注绘制时间，围场内的各小围场与卡伦的设立时间也无从得知，而且是

否与乾隆五十五年撤围归还四盟游牧地有关，这些问题将在下文展开分析。

二、御围设立卡伦与管理 
索岳尔济山广袤，山川纵横，草木茂盛，野生资源丰富。康熙帝将其规划为御围场以后，日常管理则

交给黑龙江将军负责。萨布素将军为保护生态环境和野生资源，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管理措施。

首先，诸部在围场外围设立卡伦，分别是喀尔喀部在兴安岭至喀尔喀河驻守，索伦在郭克济乌尔河

昂阿与乌伯尔喀比尔河驻守，杜尔伯特旗在乌伯尔喀比尔河昂阿与托新河驻守，扎赉特旗在沃鲁楚尔河

昂阿、喀海河以及昂阿齐老驻守。御围场内的卡伦巡逻制度十分严格，要求巡逻官兵积极捉拿进入违禁

地者，不可怠慢巡查御围场①。其次，禁止皮毛交易，违禁者将被科以重罪。再次，督促加强防火，免得使

动物受惊不利狩猎②。康熙朝史料虽未详载卡伦布设情况，但其实际辖域远小于示意图所绘范围。索岳

尔济山被规划为御围场以后，康熙帝在四十年和四十六年，前后两次巡幸索岳尔济围场③。

乾隆帝也曾多次计划巡幸索岳尔济围场。乾隆十一年（1746）十二月，皇帝为巡幸围场，令科尔沁部

提前前往围场筑路并设宿站。围场所辖诸部则奉命设立卡伦，分别是：科尔沁16座、喀尔喀5座、乌珠穆

沁 6座、黑龙江 7座，四部共设立 34座卡伦。翌年二月，各部开始派兵驻守。其中，黑龙江所设的 7座卡

伦，其中打牲总管3座，呼伦贝尔总管4座，两地分别派兵驻守④。至此无论是卡伦名称，还是数量均与康

熙时期和示意图不符。御围场内严厉制约诸部属人，定期派兵巡逻以维护野生资源⑤。兴安岭不仅富集

野生资源，地热资源蕴藏也十分丰富。上述哈勒浑穆克为满语的音译地名，意即热水。因此，推测此处流

淌天然温泉。由于是喀尔喀河支流，也属围场禁地。黑龙江将军时常警告蒙古诸贝勒不得到禁地泡温泉⑥。

御围场尽管制定了严格的管理措施，但禁令无法杜绝诸部游牧民进入禁地。乾隆十三年八月二十

七日，据呼伦贝尔副都统报告：

正黄旗佐领到索岳尔济围场哈勒浑穆克昂阿卡伦，于闰七月初一日值班，十日巡逻哈勒浑穆克

并未人员走动的踪迹。当月二十日，前去巡逻见有六十余人进入哈勒浑穆克居住。

问：尔等何处之人，何故胆敢私自进入哈勒浑穆克之禁地，该流域为皇帝准备而所禁，尔等尽快

出去。等语驱逐。

①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14—16），康熙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第77—79页。

②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7—2），康熙三十七年正月至五月，第 47—160 页；（7—3），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初九日，

第 6—8 页；（7—4），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第259—260页。

③    庄声：《康熙帝四十六年再次巡幸索岳尔济围场考——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为中心》，《清史研究》2026年第3期。

④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79—8），乾隆二十八年八月，第 144—147 页；（30—13），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第 471—475页。

⑤    《宫中档满文朱批奏折》，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档案号：04—02—002—000302—0025；《军机处满文录副

奏折》，奏遵旨查过索约勒济围场恭请进京陛见折，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⑥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31—1），乾隆十一年，第143—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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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言：我系乌珠穆沁台吉，叫达什达郎（dasidalang），因患病入热水治病，已向达尔罕亲王罗卜

藏滚布和贝子达尔玛达都请示而来。

查其并未有钤印票照，问从何处卡伦进入。称从喀尔喀贝子彦楚卜多尔济旗佐领巴图驻守之

卡伦进来，我等病情好转后即返回。其并未理会我等驱逐。①

哈勒浑穆克昂阿卡伦由索伦总管派兵驻守，卡伦官兵巡逻发现乌珠穆沁台吉在禁地内泡温泉治病。

该台吉虽自称已向达尔罕亲王请示，但并未携带票照，巡卡官兵驱赶亦未理会。达尔罕亲王，即科尔沁

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和硕额驸罗卜藏滚，当时兼任哲里木盟长职务。乾隆二十九年六月，扎赉特贝勒

也曾向黑龙江将军请示到哈勒浑穆克泡温泉②。兴安岭若未被划为御围场，无论是索伦人、蒙古人皆可

自由行走，不会被限制进出兴安岭，温泉资源亦能随时利用。木兰围场也存在类似情况。因此乾隆帝特

颁旨：木兰英额沟和索岳尔济围场内汤泉，准许周边蒙古患者去坐汤，寻常人不许行走③。乾隆皇帝特许

周边蒙古诸部人员，进入两大御围场温泉内泡汤治疗。

索岳尔济御围场虽然巡卡制度严格，但在管理当中，黑龙江将军也经常要应对各种问题。譬如，乾

隆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呼伦贝尔总管报告，厄伯尔哈巴尔卡伦缺 3名披甲，不足 10名定额。同年三月初

二日，打牲总管报告，昂阿齐老卡伦骁骑校因病缺勤，仅领催和披甲值守。骁骑校亦未报告其生病，于是

照例罚俸9个月。八月十五日，又是呼伦贝尔报告昂阿齐老卡伦仅剩骁骑校6人驻守。该卡曾与蒙古人

联合驻守，但蒙古官兵俱已撤回。昂阿齐老卡伦，即前文中的喀海河昂阿齐老卡伦，根据舆图推测位于

喀海河与洮儿河交汇口，流域以东地区属于扎赉特旗，因此撤回卡伦的蒙古官兵应是指扎赉特蒙古人。

将军遂向向导大臣报明，并令呼伦贝尔总管在等待大臣回复期间仍坚守卡伦。此外同年九月，打牲总管

因将前往俄罗斯边界巡逻，署理总管将前往京城贡交貂皮，如若留守的总管前往围场巡卡，衙署内将无

掌关防之人。因此该总管为不耽误公事，向将军请求将每月初由总管和副总管轮流巡卡的规定，改为每

月初派遣八旗副总管巡卡，总管仅每年春秋两季巡卡。二十四日，将军虽同意了总管的请求，但是待所

有总管到齐后仍照原规定巡逻④。显然，管理当中出现不是官兵不足定额就是蒙古卡伦随意撤销的问

题。而且总管不仅要统筹安排本处各项事务，还须亲率官兵处理中央及本地公务。频繁的巡卡任务，增

大了地方衙门日常工作的压力。

乾隆十三年春季，为了迎接皇帝翌年巡幸围场，黑龙江将军派人到鹿围场边图哈图地区试种蔬菜，

将军在为迎接乾隆帝积极准备御膳材料。科尔沁达尔罕亲王来文转达贝子从山东带回的上谕：“明年停

止去索岳尔济，着撤销索岳尔济围场驻守卡伦。”⑤明年，即乾隆十四年，乾隆帝巡幸索岳尔济围场计划遂

被取消。将军奉旨转告呼伦贝尔总管和打牲总管，既然上述扎赉特已撤回卡伦，尔等亦可照办⑥。康熙

帝在兴安岭规划御围场，设立保护资源的卡伦，至乾隆朝初期复又增设卡伦。透过上述情况分析得知，

事实上这时期的卡伦多为临时设置，也就是随皇帝行程而改变。卡伦撤销以后，虽然减轻了各部的巡卡

压力，但是又出现诸部属人私进禁地放牧的情况。

乾隆二十一年（1756）十一月，据呼伦贝尔总管报告，厄鲁特贝子进入围场内驻牧。将军一边致信贝

子，一边命令总管查清贝子一行的行踪。总管奉命遣人调查，不久来报，贝子一行仍在围场内放牧并未

返回。经将军多次致信，贝子终回复：去年因原游牧地失火，向大部（amba jurgan）报告，现已避开科尔沁

牧场居住。将军回复又问：尔在信中并未详细说明具体在何处驻牧，何时返回原游牧地。围场系皇帝狩

①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37—5），乾隆十三年九月初一日，第182—187页。

②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83—6），乾隆二十九年六月十三日，第114—115页。

③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65，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壬辰条，第14a—14b页。

④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36—12），乾隆十三年二月十七日，第 252—254 页；（37—3），乾隆十三年七月至九

月，第 233—593 页，（36—5），乾隆十三年九月，第 442—461页。

⑤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察》（36—7），乾隆十三年九月十八日，第144—145页。

⑥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37—5），乾隆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第96—105页；（37—4），乾隆十三年十月十三日，第

77—78页；（36—11），乾隆十三年十月二十日，第2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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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要地，去年冬季尔旧牧场虽失火，但是现已夏季，草原牧场丰美，贝子理应回到原游牧地，不可仍在围

场放牧①。可见，方圆一千多里的御围场，难以全面彻底限制诸部属人的活动范围，时有人以各种理由进

入禁地，将军为保护围场内的野生资源不得不下令清理整治。

皇帝巡幸前，任命向导大臣先行前往围场所经之地除道、清轨②。乾隆二十三年，同样任命向导大臣

先行至围场除道并建营（宿站）。将军奉命重新恢复了原设的 7座卡伦。将军重新调整的卡伦名称与示

意图信息一致，即对乾隆十一年所设的卡伦做了调整，如：当初呼伦贝尔总管所辖的郭尔班昂阿卡伦被

撤销，在喀尔喀河南岸新增乌雨勒和齐卡伦。将军时常警告官兵不得怠慢巡卡任务，围场内更不允许私

猎③。然而广袤的山地仍有各类隐患。此年八月索岳尔济围场内失火，乾隆帝担心野兽稀少，于是取消

了巡幸行程④。不仅向导大臣每次奉命临时设立围场、修筑道路与宿站，各部的卡伦也是临时设置。因

此取消令里虽言及取消行程，未直接说明撤销卡伦，但黑龙江将军照样以十三年之例撤销了围场卡伦⑤。

乾隆二十八年（1763），黑龙江将军对御围场内的诸部卡伦又做了重大调整。围场原设 34座卡伦，

由于间隔距离不均，特别是科尔沁 16座卡伦的内外距离，乌珠穆沁 6座卡伦朝里，喀尔喀 5座卡伦是从

乌珠穆沁到喀尔喀河，呼伦贝尔4座卡伦、打牲索伦3座卡伦由喀尔喀河上游至哈玛尔岭，自此为扎赉特

旗的卡伦。将军决定将科尔沁各卡向内缩移，并增设3座。同样乌珠穆沁各卡也向内缩移，并增设2座。

喀尔喀在哈林郭尔浑增设 1座。乌珠穆沁调整的卡伦与夏季游牧地间隔三四十里，其他各部游牧界与

卡伦间隔调整为五六十里至百余里。打牲索伦和呼伦贝尔仍保持原卡伦，其余调整后为：喀尔喀 6座；

乌珠穆沁8座；科尔沁分东西，西侧为9座，东侧即扎赉特旗则为10座，共计40座卡伦。诸部卡伦又分成

三组巡逻，呼伦贝尔与喀尔喀一组，乌珠穆沁与科尔沁西侧一组，科尔沁东侧与打牲索伦一组，规定各组

轮流巡卡⑥。可见，卡伦调整以后变为40座，正好与示意图一致。

围场卡伦重新调整后，间隔距离为三十至百里不等，仍每月两次派卡伦官兵巡逻⑦。曾经临时的卡

伦，终成为常设。围场内的日常管理则交给各扎萨克、贝勒以及总管等人，出现问题随时向将军报告。

黑龙江将军衙门作为统筹机构，科尔沁达尔罕亲王则为主管，负责监督围场内日常巡查，年终向皇帝奏

报汇总⑧。示意图中在围场外围标注有 40座卡伦以外，在兴安岭内还标有 12处小围场。其中在黑龙江

与科尔沁辖区内各有 5处，在喀尔喀辖区内则有 2处（见图 1）。事实上，早在乾隆十二年向导大臣来到

兴安岭，在御围场内设了 17处围场⑨。乾隆二十三年，减少至 14处围场，其中 8处名称与示意图一致⑩。

如前所述，御围场里设立的围场并不固定。由表 1可知，黑龙江与科尔沁辖区内所设立的围场，在乾隆

①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56—3），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第 524—620 页；（58—2），乾隆二十二年正月，第

5—14页；（58—4），乾隆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第8—10页；（58—8），乾隆二十二年三月至四月，第5—22页。

②    《钦定大清会典》（乾隆朝）卷 61《兵部》，武选清吏司，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第 9页；毕梅雪、侯锦郎：《木兰图：

与乾隆秋季大猎之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第26页。

③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60—1），乾隆二十三年，第87页；（61—5），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十七日，第324—327页。

④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奏报查看索约勒济围场失火情形折，乾隆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大清高宗纯皇帝实

录》卷583，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庚子条，第9—10页。

⑤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69—8），乾隆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第1—5页。

⑥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79—8），乾隆二十八年，第 144—369 页；《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奏年终查巡索约勒济

围场卡伦情形折，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其中乌珠穆沁增设的卡伦与示意图一致，地名仅在拼写上有差异。

⑦    厉声主编：《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档册汇编》13，乾隆二十七年七月十七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7年，第265—277页。

⑧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奏年终查巡索约勒济围场卡伦情形折，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军机处满文录副

奏折》，奏闻巡查索约勒济为此外所设卡伦情形折，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⑨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60，乾隆二十三年四月乙丑条，第17—18页。

⑩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奏为遵旨呈览巡幸索岳尔济安设中伙计程清单事折，乾隆二十三年四月初十日，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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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特别是乾隆二十八年，因索岳尔济山的魁勒库、西齐纳、霍思泰、弼朗武（霍、

阔）、莫勒托衣、布图格林等围场失火，在调整围场内卡伦间距时，对黑龙江辖区的蒙克木围场亦做了调

整①。此外，示意图中的科尔沁游牧地内所设的硕霍亦吉拉喀围场（见表 1中⑧），在档案中对应的围场

为呼思太、霍思太或霍硕图。但是示意图中的该围场，又出现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绘制的“科尔沁右

翼前旗地图”中，即“šogoi jilaga少该扎喇克”②（见表 1），与示意图仅在拼写上略有差异。该地图极有可

能以示意图或相关地图为底本绘制。

乾隆四十五年（1780），管理喀尔喀部围场的贝勒去世，其继任者不知辖区内围场的具体位置，因此

向黑龙江将军询问，得知12处围场中，黑龙江将军管理鹿围场3处（扎木巴哈图、乌木思忒、阔齐太）与驼

鹿（堪达汉）围场 2处（郭图、努克图）；科尔沁则管理鹿围场 5处（莫勒托衣、魁勒库西齐纳、呼思太、弼朗

阔）；蒙古则管理驼鹿围场 2处（巴彦格尔、布图格林）。但是，该继任者又表示由于没有地图，不知科尔

沁和蒙古管理的 7处围场中有几处归喀尔喀③。透过这些信息可知兴安岭野生动物的栖息范围，索岳尔

济山北东部区域为驼鹿栖息地，东南为鹿的富集区。康熙四十六年（1707），皇帝巡幸索岳尔济围场，与

皇太子诸阿哥围猎 15只驼鹿，所猎得的其中一只重量达 775斤④。因目前没有更多的佐证史料，尚无法

知道贝勒继任者是否找到标清各部地理信息的地图。

三、康熙帝北巡与分封围场 
康熙帝频频出塞北巡，是为了“察民瘼，备边防”，安抚团结东部蒙古，作防御自守的准备⑤。围场设

置后，围猎成为每年清廷八旗官兵的重要军事演习活动，同时还兼接见随围的蒙古王公、回藏等少数民

族贵族，并举办宴会、赏赐等典仪活动，是清帝为保持与其领属关系，联络感情、密切关系的政治性笼络

措施⑥。此外，亦是咨询民间疾苦、加恩赏赉的途径。通过行围狩猎训练军队，也有行围习武的含义⑦。

康熙三十七年（1698），黑龙江将军奉命圈定御围场并统筹管理，科尔沁达尔罕亲王负责日常巡查。

为保护围场内野生资源，各部定期派卡伦官兵驻守巡逻。康熙三十九年，皇帝计划巡幸围场时，萨布素

奉命备马、帐篷等物。在索伦 5处围场内放养的上驷院马内，挑选优良马驹 7至 10匹；齐齐哈尔等城则

备500顶帐篷；又派1000名官兵协助围猎。但是将军备齐上述物资人员以后，皇帝却表示不用黑龙江的

官兵。由于此年兴安岭异常干旱，索岳尔济山更是干枯无草，小河缺水，甚至挖井亦无水。考虑到民生

粮食歉收，康熙帝遂取消巡幸⑧。

翌年，即康熙四十年三月，黑龙江将军又奉旨，康熙帝将巡幸兴安岭。将军于是转告索伦总管，不得

安排当年定设围场的向导默楞格等九人远处行差，随时准备马匹等候指示。由于春季正是农忙季节，各

①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87—6），乾隆三十年，第100—101页。

②    Karte des vorderen rechten Banners des Khortsin （Dzerim-Bund） 784-786（蒙汉文），柏林国家图书馆网站 https：//
themen. crossasia. org/mongolische-karten/index/show/page/5。

③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133—6），乾隆四十五年，第 84—86 页；乾隆五十五年，分封围场时贝勒又查了该档内

容，详情见（161—8），乾隆五十五年，第16—18页。这两年的围场名称参见表1。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462、545 页；

庄声：《康熙帝四十六年再次巡幸索岳尔济围场考——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为中心》，《清史研究》2026年第3期。

⑤    景爱：《清代木兰围场的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期，第181页。

⑥    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上册，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301页。

⑦    赵云田：《清代的“围班”制度》，《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 3期，第 68页；罗运治：《清代木兰围场的探讨》，台

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第195页。

⑧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8—11），康熙三十九年二月与六月，第 16—18，156—158，68—169 页；相关各城选派的

士兵人数，参见（9—11），康熙四十年五月二十七日，第115—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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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抽兵有限，齐齐哈尔城抽调 300名，黑龙江城抽调 400名，墨尔根城和波尔德城各抽调 150名，又备马

匹与跟役等①。五月十八日，萨布素又奉旨：“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将军以下官兵以上，以及宁古塔、

伯都讷、墨尔根、齐齐哈尔等地官兵，俱不许以闻皇帝巡幸为由随意来请安，索伦以外路远之人不许前

来。”五月二十九日，康熙帝重申：“索岳尔济山，系名胜之山，最为高大，今巡幸塞外朕欲乘便一往视之。”

三十日，康熙帝率皇长子等九名皇子随驾，由畅春园启行②，北上兴安岭行围。

①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9—11），康熙四十年三月至五月，第47—116页。

②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9—11），康熙四十年五月二十七日，第 119—121 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40，康

熙四十年五月乙卯条，第16a页。

表1 索岳尔济山十二围场变迁对照表

图黑

档25

档28

档30
档32
档45
档55
图科

档28

档32
档45
档55

光33

图喀

档24
档28
档30
档32
档45
档55

③ gotu
郭图

——

g’otu/gotu
郭图

⑧ šohoi jilaka
硕霍亦吉拉喀

hūstai/hošotu
呼思太/霍硕图

hostai
霍思太

gositai
郭西太

šogoi jilaga
少该扎喇克

① bayan ger
巴彦格尔

——

——

bayanger
巴彦格尔

④ nugutu
努克图

——

nuktu
努克图

⑨ bilangga ho
弼朗霍

bilangko/ho
弼朗阔/霍
bilanggū
弼朗武

bilangko
弼朗阔

bilang ho
碧琅胡

② butugelin
布图格林

butunggelun ger
butugelin

butuhelger

bitheliger

⑤ jambahatu
扎木巴哈图

——

jmbahatu
扎木巴哈图

jibkatu
吉布喀图

jambahatu
jambagatu
⑩ cigina
齐吉纳

sikini/cikina
西齐尼/齐其纳

sikini
西齐尼

sikina
西齐纳

cikina
西黑纳

⑥ mongkemu
蒙克木

mungkemu
蒙克木

umustei
乌木思忒

mungkumu
蒙克木

umustai
乌木思太

omostai
⑪ guileku
归勒库

guileku/kuileku
归勒库/魁勒库

kuileku
魁勒库

guileku
归勒库

kuileku
归勒胡

——

⑦ nomotai
诺莫太

gūcitai holo
古齐泰沟

tocitai
托齐太

seter
瑟特尔

kocitai
阔齐太

⑫ moltoi
莫勒托衣

moltai
莫勒太

moltoi
莫勒托衣

moltoi
木喇堆

说明：图表示前述示意图，黑为黑龙江，科为科尔沁，喀为喀尔喀，档为《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数字代表乾隆朝年份；圆圈数字代表

（示意图）中围场所在位置；“——”为无对应内容；光 33为柏林国家图书馆所藏光绪三十三年蒙汉文地图信息（Karte des vorderen rech⁃
ten Banners des Khortsin （Dzerim-Bund），784-786）。其中瑟特尔围场不一定是诺莫太围场的演变，因为在《军机处满文议复档》，《奏为遵

旨呈览巡幸索岳尔济安设中伙计程清单事折》中也曾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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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将军奉命，令索伦总管不可轻易前往围场。总管答称：“去年皇帝言要巡幸时，本打牲索伦备

了 100名士兵，甲喇各备了 5匹马。如若现不让索伦以外的官兵前往，则均由本处备 200名士兵，甲喇各

备10匹马。”同时本地向导遵令到预定地点阔依（koi）山等候指示。期间将军又致信科尔沁亲王，与将军

随时保持联系。索伦总管启程后，于七月初九日抵达济秦河流域。其在 5处围场内挑选了 264匹贡马、

上驷院牧放的 16匹马以及需贡交的 200张貂皮。这期间不仅有 400余名官兵准备迎接皇帝，又有本地

情愿去谒见皇帝的男女老少①。总之，围猎前须在所属军队中选出人才及武艺优良者②。

四十年五月三十日，康熙帝启行巡幸塞外，至九月二十一日回京城，塞外巡幸历时 110天。康熙帝

北巡演练骑射，沿途赏赐蒙古王公贵族，这对稳定与巩固边防具有重大的意义，也是加强满蒙关系的重

要举措。四十六年，康熙帝再次巡幸塞外，历时132天，其中在蒙古地区就盘桓50天③。据实录记载此次

行程路线，康熙帝渡过西拉木伦河，在兴安岭围场猎获了大量的野生动物。十月二十日，康熙帝顺利结

束北巡，由神武门回宫④。

康熙帝巡幸计划周密，事先派遣向导大臣调查行围路线，通知各部做好迎接准备。四十六年二月二

十九日，侍卫一等前锋参领兼向导大臣喀尔吉善（山）奉命，先行前往调查北巡路线。三月初九日兵部咨

文黑龙江将军，让将军派索伦佐领带上本地向导去迎接喀尔吉善一行，警告将军关乎圣旨之事不得延

误⑤。将军遂通知索伦总管速遣本地向导，协助喀尔吉善一行调查北巡路线⑥。

向导大臣通常需提前半年以上先行到达皇帝所经之地，负责除道、建营。西拉木伦河是前往兴安岭

索岳尔济围场的必经之路，需在激流的河道中搭建渡桥才能安全通过⑦。乾隆十二年（1747），向导大臣

一行由热河出发到索岳尔济山北的布林河，往返共设大营（宿站）91个。当时在索岳尔济围场内设立了

17处围场，可见比示意图多设了 5处⑧。皇上巡幸索岳尔济围场的前期准备工作，均要参照巡幸盛京的

先例。如乾隆八年，皇帝巡幸盛京围场，在 11处围场内设立 12处宿站和 11处中伙点。不仅要准备柴

火、木炭，还要整修 330余里的道路与渡桥，并将米豆运送至各宿站，这些费用均在盛京的钱粮内拨用。

乾隆十二年，黑龙江以盛京之例在索岳尔济围场临设 17处围场，将军负责其中的 7处，此外设宿站 7处、

中伙点2处，整修道路与渡桥的总长度为145余里⑨。黑龙江将军所要承担的范围仅有盛京的一半。

清廷行围制度规定，随驾官兵禁止践禾稼扰吏民⑩。因此，皇帝此次巡幸索岳尔济山，若以盛京之例

准备物资，蒙古各部将负担过重。因此只准扎萨克承担割除宿站周围的杂草，备办河中架桥材料，以及

将仓储粮食运到各宿站出售给官兵，以此换取银两。再备内饭茶房所用木炭、挤奶母牛等􀃊􀁉􀁓。由于齐齐

哈尔地处边疆，商民稀少，加之围场内山川纵横，运送米粮的商人更是为数无几，故皇帝借给黑龙江将军

12万两银，让其备办物资，并负责运粮出售给宿站官兵，所得银两采购米粮填补原项􀃊􀁉􀁔。

①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9—11），康熙四十年六月初二日，第 126—128 页；（9—10），康熙四十年六月至七月，第

104—130页；（9—13），康熙四十年六月十六日，第47页。

②    毕梅雪、侯锦郎：《木兰图：与乾隆秋季大猎之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第27页。

③    常建华：《康熙帝北巡塞外与热河行宫的兴建——新资料康熙四十六年档案的利用》，《满学论丛》第 7 辑，2017
年，第13、19页。常先生只关注到康熙帝塞外北巡，未指出其巡幸兴安岭。

④    庄声：《康熙帝四十六年再次巡幸索岳尔济围场考——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为中心》，《清史研究》2026年第3期。

⑤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14—14），康熙四十六年四月，第20—29页。

⑥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14—14），康熙四十六年四月，第20—29页；（14—17），康熙四十六年四月，第26—36页。

⑦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33—12），乾隆十二年四月，第60页。

⑧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60，乾隆二十三年四月乙丑条，第17页。

⑨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奏议黑龙江将军傅森所奏借支银两备办驾幸围场打猎事宜折，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⑩    《钦定大清会典》（乾隆朝）卷61《兵部》，武选清吏司，第11页。

􀃊􀁉􀁓    《宫中档满文朱批奏折》，乾隆十二年二月初二日，档案号：04—02—002—000854—0032；《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案》（33—12），乾隆十二年四月，第53—68页。

􀃊􀁉􀁔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奏请借银十二万两备办驾幸索约勒济围场打猎事折，乾隆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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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巡幸，各地不仅筹备物资，还要负责派遣随围官兵，也就是所谓的围班。乾隆十二年计划派遣

随皇帝巡幸的人数也依盛京先例。如：喀喇沁、翁牛特需遣丁 400名，管理御围场诸部则遣丁 1000名。

因盛京与吉林乌拉离围场较远，只许其各遣快枪手 100名。科尔沁和黑龙江则遣丁 1300名协助行围①。

而且蒙古贵族需侍候皇帝参加打围，旗王、贝勒等分班轮流听差②。皇帝每次巡幸跟随出行队伍庞大，乘

骑必不可少。这年中央管理的各地牧群中，马驼总数为 5500头；此外，黑龙江、科尔沁和喀尔喀等各部

筹备的马驼总数为 48550头。可见地方筹备的马驼是中央数额的近九倍之多③。虽然两年后乾隆帝取

消了此次巡幸兴安岭的计划，各地准备的物资都没有派上用场，但是通过各地筹备情况来看，诸部承担

的经济压力可想而知。

乾隆二十三年（1758），皇帝决定翌年再次巡幸索岳尔济围场。黑龙江将军奉命准备钦差向导大臣

一行的生活物资，将蒙古包、马驼等物品送到指定地点。将军并指示墨尔根城等地统计现有马匹④，吉林

乌拉将军也指示下辖备马⑤。此外内蒙古东西各盟奉命备马驼近 15000头⑥。由于科尔沁与黑龙江交界

地无商铺，将军遂在黑龙江集结百余名茶叶商人，备1000石豆子，以250辆牛车送到阿禄昆都伦地方，以

备出售给 5个宿站的官兵⑦。可见此次各地除备马驼以外，商人将采购的粮食负责拉运售给官兵。这均

是盛京巡幸先例中所实施的政策。这年向导大臣在兴安岭内设立了14处围场，数量比示意图多2处，宿

站间的平均距离为 25. 7里⑧。正当各部积极筹备物资之际，皇帝再次取消巡幸计划。其原因之一，乃是

此时为平定回疆的关键时刻，兵力须向西集中⑨。其二，上年八月索岳尔济山失火⑩，乾隆帝担心野兽稀

少􀃊􀁉􀁓。而后改往木兰围场，吩咐各部不需再筹备物资􀃊􀁉􀁔。皇帝虽称这年是平定西域的重要时刻，可是其仍

一如既往地到热河避暑并在木兰围场行围。

在广袤的山地发生的火灾，给生态环境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野生动物失去赖以生存的生态资源。动

物与植物相互依存保持生态平衡，一方受损过重，必将危及另一方􀃊􀁉􀁕。森林大火不仅破坏生态系统的平

衡，而且毁坏的环境也难以在短时期恢复原貌，野生动物的繁荣景象更是需要时间缓慢恢复。康熙皇帝

曾强调要注意林中火灾，如若出现火情，野生动物容易受惊且不利狩猎􀃊􀁉􀁖。西清曾对兴安岭山火做过评

①    《宫中档满文朱批奏折》，乾隆十二年二月初二日，档案号：04—02—002—000854—0032；《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案》（33—12），乾隆十二年四月，第53—68页。

②    罗运治：《清代木兰围场的探讨》，第140页。

③    《宫中档满文朱批奏折》，乾隆十二年二月初二日，档案号：04—02—002—000854—0032；《黑龙江将军衙门档

案》（33—12），乾隆十二年四月，第53—76页。

④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61—5），乾隆二十三年，第280—328页。

⑤    《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辽宁省档案馆藏，第16—17页。

⑥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63—9），乾隆二十四年三月三十日，第 746—755 页；《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561，乾

隆二十三年四月丁丑条，第18—19页。

⑦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为招募商人往阿禄昆都伦处运送草料以备皇上巡幸索约勒济事咨呈，乾隆二十三年十二

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⑧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奏为遵旨呈览巡幸索岳尔济安设中伙计程清单事折，乾隆二十三年四月初十日，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藏。

⑨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63—10），乾隆二十四年五月，无页码。

⑩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奏报查看索约勒济围场失火情形折，乾隆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83，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庚子条，第9—10页。

􀃊􀁉􀁔    《上谕档》，军机大臣为索约勒济围场遭遇野火野兽稀少本年停止前往着一应备办事项停止办理事寄信黑龙江

将军，乾隆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18—009—00027—0001—0057。

􀃊􀁉􀁕    文焕然：《历史时期中国森林地理分布与变迁》，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第114页。

􀃊􀁉􀁖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7—3），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初九日，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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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乾隆间索约勒集山有荒火之变，林木荡然，野兽焚死无算，可知火势之大，向迩为难。”①

乾隆五十四年（1789）八月，御围场不幸又发生山火，这场大火烧毁归勒库围场 450平方里的山林

（具体位置见图 1中⑪）②。此次大火使约占围场总面积六分之一的生态毁于一旦。翌年乾隆帝决定裁

撤皇家索岳尔济围场，将游牧地退还给各部。裁撤原因如下：其一，路途遥远，盛京和吉林围场的野生资

源已足以捕获。其二，每年日常管理繁琐，各扎萨克、索伦须轮番派遣官兵驻守卡伦，巡查方圆几百里的

偷盗、砍伐森林等事。因此，决定将索岳尔济围场划分给原属的黑龙江和蒙古诸部③。黑龙江将军奉命

转告诸盟长，二月在呼伦贝尔会盟地点哈勒浑昂阿卡伦集结，等候钦差王大臣的到来。不久钦差大臣与

各部官员会商，将各自游牧地划分给诸部。示意图中各部分界线上的鄂博与河流名称，均与大臣等官员

的调查记录一致。由此可知，该示意图乃是乾隆帝将围场划分给各部时，为了划清各自游牧地而绘制。

围场在划分给诸部前，当时喀尔喀车臣汗部监管围场的贝勒，也曾表示对所辖 6座卡伦的具体位置并不

清楚，担心钦差大臣到来后无法提供翔实的地理信息。随后围场顺利划分各自游牧地，围场舆图在此后

的边界争端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④。直至乾隆五十五年三月，诸部仍然在坚持巡逻卡伦⑤。当月勘定

诸部边界，正式将围场游牧地归还各部⑥。五月，又在诸部界线上设立鄂博，划清了各部间的交界⑦。档

案所记内容与示意图对比，黑龙江所属围场卡伦的名称仅有些许微妙的音变差异。至此，正式终结了各

部游牧地作为御围场的使命，随着索岳尔济山御围场的撤销，诸部无需再承担日常巡卡任务，不仅减轻

经济压力，各部属人的活动范围不再受到约束。索岳尔济山资源得到近百年的保护，曾经植被茂盛，禽

兽遍布的自然景象将又是如何。

结 语

兴安岭自然资源丰富，植被茂密，是各种野生动物栖息的乐园。康熙帝亲征击退东侵的准噶尔部，

南迁的喀尔喀人遂退回原游牧地。兴安岭索岳尔济山不再是清廷北部屏障，康熙帝高度赞誉索岳尔济

山形势崇隆，富集各类野生资源。黑龙江将军奉命根据兴安岭野生资源分布区域规划御围场，范围不仅

包括黑龙江游牧地，也割占了喀尔喀部和科尔沁部游牧地，各部须遣官兵定期巡卡来维护环境资源。原

本归属于各部的游牧地，遂被划定为禁地，各部属人的活动范围受到极大限制。御围场圈定的范围方圆

千里，管理当中时常发生各类违禁事例。起初的围场卡伦为皇帝巡幸而临时设立，为进一步加强保护野

生资源，卡伦重新调整为诸部分组轮流巡逻的常设卡伦。康熙帝不仅赞誉索岳尔济山物产丰美，又两次

亲率诸皇子巡幸围场。虽然乾隆帝多次计划巡幸围场，并任命向导大臣先行前往兴安岭调查，黑龙江等

诸部也奉命准备各类物资，然而乾隆皇帝始终未曾成行。透过诸部奉命筹备的物资，可见北巡给各部带

来不小的经济压力和无奈。蒙古国所藏的舆图恰好是索岳尔济围场图，图中详细标注各部在围场内设立

的卡伦及大小围场。可是一场兴安岭火灾，最终撤销该御围场，将游牧地分封给原属各部，诸部无需再承

担繁重的巡卡任务，减轻了各部人员和经济的压力，分封后各部划清的游牧地在示意图中一目了然。

康熙帝虽击退了漠西蒙古人的东侵，噶尔丹业已身死，但其仍未对准噶尔部解除防备，密切监控其

动向。清廷对完全归附的喀尔喀部仍保留其原有的汗号和爵位，与漠北开始以联姻持续深化关系，康熙

①    西清：《黑龙江外纪》卷8，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6页。

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奏索约勒济围场外卡伦着火纠参该管官员折，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

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奏奉旨索约勒济围场分赏给索伦蒙古，乾隆五十五年一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21册，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39页。

④    《宫中档满文朱批奏折》，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初一日，档案号：04—02—002—001310—0036。

⑤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161—5），乾隆五十五年，第39—117页；（161—8），乾隆五十五年，第5—38页。

⑥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351，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壬寅条，第24a—24b页。

⑦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162—1），乾隆五十五年，第70—73页。

63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6 年第 4 期

帝在结束亲征返途中决定将恪靖公主嫁给漠北。恪靖公主长期驻守归化城，为安抚漠南和漠北蒙古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康熙帝在巡幸兴安岭索岳尔济围场沿途不忘看望远嫁蒙古的公主，各札萨克、额驸等

人也纷纷前来请安，并举办宴会，康熙帝始终与各部保持密切关系，这一举措对巩固边防的意义重大①。

乾隆朝更是如此，青滚杂卜乱之后乾隆帝将刚出生不久的第七女指嫁给扎萨克亲王的幼子，这是乾隆帝

为稳定漠北动荡局势的良苦用心②。乾隆帝在平定准噶尔部前，曾多次计划巡幸兴安岭，但因种种原因

始终未曾实现。最后一次正值平定西域，为了集中兵力不得不取消巡幸计划。可是，此年乾隆帝仍如往

例前往热河至木兰围场举行秋狝大典。平定准噶尔直至撤销围场的三十年间，乾隆帝再也没有计划巡

幸兴安岭。平定三藩之乱，清廷版图扩大到西域，北部又与俄罗斯划清边界，如此迎来了所谓的国泰民

安，繁荣盛世。此外，热河与木兰围场已足以加强与蒙古各贵族之间的交流，不必出行千里之外的兴安

岭也可捕获丰富的猎物。索岳尔济围场撤销的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在京城迎来了八十岁大寿。其虽

已是耄耋长者，风骨不减。每年仍一如既往地前往热河，五十六年乾隆帝最后一次在木兰围场举行秋狝

大典。清代的围场既是习武的场所，也是稳定边疆的政治剧场。

Qing Dynasty’s Royal Hunting Ground in the Da Hinggan Range and Emperors’ 

Northern Tours：Based on A Manchu Hunting Ground Map Housed in Mongolia

Zhuang Sheng

Abstract： The Hinggan Mountains are divided into inner and outer ranges： those north of the Heilongjiang 

River are the Outer Ranges， while those to the south are the Inner Ranges. The mountains west of the Nenjiang 

River are known as the Da Hinggan Range. Mount Soyolji 索岳尔济山， serving as the primary ridge of the Da 

Hinggan Range， is characterized by dense forests and abundant wildlife； Emperor Kangxi 康熙帝 praised it as a 

renowned scenic spot for its majestic landmark. Following imperial orders， the jiangjun of Heilongjiang designated 

Mount Soyolji as a royal hunting ground， which made it an important place for the Qing emperors to build close 

relations with various tribes. However， a major forest fire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乾隆帝 led to its 

closure. The royal hunting ground existed for nearly a hundred years. During this time， Emperor Kangxi visited it 

twice， while Emperor Qianlong had plans but never went.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Mongolia holds a map of the 

Soyolji hunting ground， which serves as a critical source for delineating tribal nomadic territories for its detailed 

markings of various karuns and minor paddocks across the Hinggan Mountains. As this area was designated a royal 

hunting ground， the natural resources of the Hinggan Mountains received effective protection， and after its 

closure， the tribes’ geographical spread was no longer restricted.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royal hunting grounds 

were not only places for hunting and martial exercises but also political stages for winning people’s loyalty.

Keywords： The Da Hinggan Range； Emperor Kangxi； the Soyolji hunting ground； the Heilongjiang River； 

northern t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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